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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抱过来的野孩子，我

们不跟你玩。”
“你才是野孩子呢！”
索文霞记得，小时候跟小伙

伴吵架的时候，骂她“野孩子”
的话总是挂在一些孩子的嘴边。
被骂“野孩子”的时候，索文霞
的哥哥便会跳起来帮着骂人。这
种关于吵架的记忆成了索文霞
怀疑自己身世的导火索，但当她
回家带着一脸泪痕问妈妈时，妈

妈拍拍她的头，说：“如果你是野
孩子，妈妈还能对你这么好吗？”

确实，索文霞的父母对她很

好，好得无法挑剔。她的父母在
一个厂上班，都是钳工，本来中
午可以舒舒服服地在食堂吃饭，
然后休息。但因为两个孩子还在
家里，一到中午休息时间，妈妈
就会赶回家，为兄妹俩做饭。饭
做好后，索文霞跟哥哥吃饭，妈

妈坐到外面，洗昨天一家人换下
来的衣服。索文霞觉得，能够生

活在这么一个家庭里，是她前世
修来的福。“我小时候两次病
危，都是爸爸妈妈把我从鬼门关
拉回来的。”

6岁的时候，索文霞出了天

花，还得了肺炎。“送到医院，医
生都摇头，叫我父母把我抱回去，
说是没用了。”但她的父母不死
心，送了五六家医院，却都遭到了
拒绝。实在没有办法，抱着死马当
活马治的心理，索文霞父母把她
送到了一个乡村医生那边。

乡村医生要求每隔六个小
时为她注射一针药物，连续三
天。因为爸爸要去上班，便先回
到了城里，而妈妈却留了下来，
三天几乎没有合眼。而就是这关
键的三天，索文霞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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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索文霞开

始怀疑起自己的身世。
“我怎么看，都觉得我
们兄妹跟父母长得不

像。而且父母说我们兄
妹还是双胞胎，但我们
这对双胞胎也长得一
点都不像啊。”

在索文霞 18岁
的那一年，答案终于
浮出水面。一天，她去

走亲戚，亲戚一不小
心说漏了嘴，对她说：
“你们父母不容易
啊，刚把你们抱过来
的时候，才一点点大，
一口米粥一口米粥地
喂养出来，当时人家

谁吃得起米啊！”
索文霞回家后，

再次问妈妈：“我跟
哥哥真的是你抱过来
的吗？”

妈妈一 下 子 哭
了，搂着索文霞说：

“不是，不是，你们都
是妈妈亲生的，你听
谁乱讲啊，我们找他
理论去！”

索文霞也哭了，
拦住要出门理论的妈
妈，说：“我相信，我

们都是你亲生的！”
妈妈再次号啕大哭。

后来，妈妈终于告
诉了索文霞“真相”，
她跟哥哥确实是从上
海抱过来的，因为她有
心脏病，不能生育。抱

养他们的那一年是
1971年的 2月份，当
时，他们刚刚出生，被
亲生父母遗弃后，被
人送到了当地的福利
院。他们是通过福利
院抱养的。知道真相

的那一刻，索文霞反
而很冷静，她告诉妈
妈：“我不会去找他们
的，我恨他们！”

确实，在知道真
相后的那一段时间
里，索文霞的心里充
满了怨恨，“为什么

要遗弃我？我的生命
就真的不值钱吗？”

索文霞在脑海中，还多次 “导
演”了伤感的那一幕：亲生父母

来到河南，找到了她，但是她把
亲生父母拒之门外，还咬牙切齿
地说了一句话：“我恨你们，我
只有现在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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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索文霞结了婚，

1997年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有了自己的孩子后，索文霞的心
态慢慢转变了。“我特别疼我的
儿子，一天没见，我就感觉失魂落
魄的。这时我会想，天下父母都是
一个心肠，我的亲生父母把我遗
弃，肯定有迫不得已的苦衷，我怎

么能够恨他们呢？他们肯定也是
无时无刻不在想我！”

2004年，索文霞的父亲被
查出患有癌症，医生告诉她，如
果不做手术，父亲的生命不会超
过四个月，如果做手术，也只有
20％的希望，上了手术台后，很
有可能再也下不来。“即使只有
一丝的希望，我也要赌一下。”
索文霞最后决定让父亲做这场
手术。最终的结果是索文霞赌对
了。随后，索文霞每天下班都会
陪伴在父亲的病榻前，照顾他的
起居。看着父亲消瘦的脸庞，索

文霞突然想：“我的亲生父母现
在身体还好吗？生病的时候会有
人照顾吗？”

那一刻，索文霞有了寻亲的
强烈冲动，她很想知道自己亲生
父母的近况，想要尽一份孝心，
想要告诉他们，女儿不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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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 2006年 9月份，

索文霞在一次上网中，无意登录
到了中国寻亲网，看着那浩如烟
海的资料，索文霞惊呆了，原来
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是跟自
己一样的。她也在上面发了一个
帖子，但她提供的寻亲线索却少
之又少：“出生地，上海；出生年

月，1971年2月份。”
这样的帖子当然不会引来

什么“亲人”。但却引起了一个
热心人的注意，她叫牛继红，今
年 43岁，也是寻亲队伍中的一
员。牛继红打电话告诉索文霞，
凭她的经验，索文霞不应该是上

海人，应该是上海周边地区的
人，因为在好多河南人的心目
中，南方就是上海，索文霞应该
是从南方上海一带来的。

但索文霞不敢询问妈妈，怕
引起她伤心。2007年元旦，索文
霞把父母接到了自己的家里过

节。在一次闲聊中，妈妈说她的
一个邻居前一段时间逝世，儿女
都没来得及过来看最后一眼。

索文霞的心当时像被针扎
了一下，“我亲生父母死的时
候，我还能见得上最后一面
吗？”就在那一刻，索文霞鼓起

勇气，说：“妈妈，我想去寻亲。
我真的是从上海来的吗？”妈妈
迟疑了一下，眼泪流下来了，
“你哪是上海来的，你们兄妹是
我们从无锡抱过来的。”

无锡！终于有了一个新的目
标。而牛继红也打来电话说，1

月 19日有个寻亲团去无锡，索
文霞可以跟着一起去。索文霞很
想去，但又怕让这边的父母伤

心。最后，她跟父母撒了个谎，说
要跟同事去旅游。随后，踏上了

从河南安阳开往无锡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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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无锡后，牛继红帮她找

到了当地福利院的一个老领导，
一起去档案馆翻找 36年前的那
段记忆。从下午两点一直到晚上
8点，从 1971年的资料到前后 5
年的资料，都没有跟索文霞相近
的记录。

但索文霞不愿意放弃，她总

希望，翻找的下一页就有关于她
的记录。翻找了 600多份档案，
仍然没有任何踪影。这时，牛继
红对她说：“你不用找了，你妈妈
肯定在骗你，你不是无锡的。”随
后，牛继红给她出了个主意，让她
打电话给自己的父亲，男人的心

胸宽广一点，说不定会说出真相。
“这是我第一次骗我的父

亲。”说起那次通话，索文霞还心
存歉疚。索文霞当时打电话告诉
父亲，撒了个小小的谎，说她的一
个同事正在无锡寻亲，顺便帮她
找了找档案，但却没有找到。父

亲在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苍老，
说：“那你现在哪里啊？”索文霞
回答说：“我正在厂里上班呢。”
父亲停顿了一下，说：“你既然想
去寻亲，我下次陪你一起去吧，你
不是无锡的，你是常熟的。”

第二天，索文霞就跟牛继红

去了常熟。当索文霞在快要烂掉
的纸上看见养父的签名时，用手
指死命地戳着这页纸，嗓音都变
了：“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只
见上面写着：“2月 26日下午在
碧溪公社发现，公社派干部送到
常熟福利院。”下面就是领养人

的签名，笔迹跟养父的一模一样！
随后，索文霞上了当地报纸

和电视，正式寻找自己的亲人。
回到河南后不久，索文霞就接到
了 7个认亲的电话，但在这 7个
线索中，经过比对，索文霞觉得她
最有可能是卜秀金老人的女儿。

今年 71岁的卜秀金一共生
了六个女儿，夭折了一个，因为生
活困难，送走了两个，其中一个就
是 1971年 2月 26日送到碧溪
公社门口的，跟索文霞的遭遇一
样。而且，从照片中，索文霞发现
自己跟卜秀金的几个女儿长得非
常像，“特别是鼻子，简直就是克

隆的，鼻尖都是挺挺的。”
2007年2月5日，索文霞再

次瞒着父母，坐着火车，来到无锡，
再转车到了常熟。一见面，索文霞
就哭了，“我感觉到他们就是我寻
找了多年的亲人！”2月6日，他
们验了血，竟然是同一个血型。但

为了更可靠一点，2月 7日上午，
他们去南京某医院做了亲子鉴定。
“如果亲子鉴定证明你确实

是卜秀金老人的女儿，你该怎么
办？你会回到常熟吗？你会告诉
你的养父母吗？”记者问。
“河南有我的家，我不会回

到常熟的，但我会常来看看，尽一
份孝心。我也不会告诉他们认亲
的真相，我是他们惟一的女儿。”
“如果亲子鉴定的最后结果

与你期望的相反呢？”记者再问。
索文霞迟疑了一下，最后说：

“不会的，我想不会有这个结果

的。” ?@AB CDE FGH

!! " "! #$%

&'()*+,-.

/0123456!7

89:;<=>?@"

#$ AB! CDE

FGHI$%JKL

M!N12O'P-.

Q*R,H45"S8

T!UVWW #$ A"

#$ AXHYZ !

[\]^_=HI$

%! D8`abHc

d! ef]^Hgh

ij! klmnop

qP#$SUrs% S

UVs% &

I$%tuvwxXyz]^H{|x}~{���D8��

?@AB IJD K

I$%z����D8�f���

!"#L

!""#A!!$� ��� ��%��� ���6� �����

MN

s

N

�

�

�

!

�

�

�

�

T

!

s

r

�

!

!

"

[xy[\|xy�[\]^


